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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幸福感的研究先前主要集中在人格、文化等外显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

个体内在生理机制,尤其是对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探索。研究表明,个体幸福感主要和大脑额叶皮层、扣带

回、杏仁核、脑岛、纹状体以及大脑灰质有关联。研究发现胸椎脊髓区域的活性和情绪相关,表明这一区域也

可能和幸福感有关联。通过对比发现,幸福感的脑区和奖赏系统脑区高度重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有待

进一步研究。不同幸福感的个体在基因研究中也显示出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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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传统上,研究人类幸福感有哲学与心理学两种取向。根据不同的哲学流派,心理学研究的幸福

感有发展于“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和发展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well-being,PWB)两种模型。简单来说,“主观幸福感就是快乐的主观体验,心理幸

福感是人心理机能的良好状态和个体潜能的充分实现”[1]。由于二者概念对于幸福的侧重方面不

同,长期以来实际研究中,两种幸福感拥有不同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主观幸福感重视自己主

观的评价,具有操作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而心理幸福感反对把快乐等同于幸福,更强调人的发展

与潜能实现。”[1]关于幸福感生理基础的研究始于最近十年,初期研究多通过对临床症状,诸如抑

郁、中风等病人的研究侧面得到,并未直接研究幸福感的生理基础。随着技术发展,2004年 Urry
等人通过脑电图(EEG)首次对心理幸福感的神经联系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心理幸福感与额叶有显

著相关。其后更多新技术诸如功能核磁共振(fMRI)等成像技术被应用到两种幸福感的研究中,发
现了幸福感和额叶皮层,扣带回,杏仁核等脑区的激活都有关系[2]。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个体

生理层面,两种不同的幸福感都共享了一些相同的资源,并能够相互影响。例如罗扬眉发现默认网

络(Defaultmodenetwork)和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DLPFC)功能

连接强度越负性,和右侧额内侧回上部(Superiormedialfrontalgyrus)的功能连接强度越强,主观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都越高,并且它们有相似的神经基础[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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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整合,试图探明相对统一的幸福感机制。本文重点梳理了近十年来对两种幸福感的中枢神

经系统的研究所发现的关联区域及未来研究趋势,以期为国内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幸福感神经机制

的研究和整合提供启发。

二、幸福感的神经解剖基础

在对幸福感的生理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借助fMRI等成像技术发现幸福感和额叶皮层(Pre-

frontalcortex)、扣带回(Cingulatecortex)、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纹状体(Striatum)、

海马(Hippocampus)、大脑灰质(Graymatter)有关,以下梳理了具体研究和发现。

(一)额叶皮层

关于幸福感和额叶皮层的关系,最早见于Robinson和Starkstein等人的研究。他们发现相对

于右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中风患者,左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会更多的感受到极度的焦虑和压

抑。而焦虑和压抑可以看作是幸福感的负性表现,于是可以推测幸福感和额叶皮层之间存在一定

关系[4-5]。之后,Ochsner等人和Davidson的研究均发现,左侧额叶皮层不对称的人报告了更高的

积极情感和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由于左侧额叶皮层的激活或者右侧额叶皮层的活性减弱导

致[6-8]。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不对称可能还受性别差异调节。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明显的左侧偏

向不对称[9-10]。但总的来说,在额叶不对称中左侧偏向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分数更高,表现更

广泛的积极情感[11-14]。不仅主观幸福感与左侧额叶有关,心理幸福感也与左侧额叶相关。Urry等

通过EEG研究了心理幸福感的神经联系,发现在对食欲刺激做出反应时,左侧前额叶皮层出现了

激活,唤起了积极情感体验。这证实了心理幸福感与前额叶皮层活性有关,且左侧额上回比右侧相

关更强[2]。后继研究进一步显示对负性图片有效抑制或反复评价的反应增加了左侧腹内侧前额叶

皮层活性[15-17]。负性情感刺激时反映出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血

氧水平依赖(血氧浓度)信号(Blood-oxygen-level-dependentsignal)和持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DLPDFC)活性以及双侧的内侧前额皮层(Medialprefrontalcortex,MPFC)的激活都能够预测幸

福感。内侧前额叶皮层可能和心理幸福感有关联[3,18-20]。由此可见,左侧额叶层的激活与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均有显著正相关。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与心理幸福感是何种相关,以及与主观幸

福感是否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扣带回

vanReekum等报告了有更高心理幸福感的人群在面对负性图片时,其前扣带回(Anteriorcin-

gulatecortex,ACC)表现出了更强的活性[18]。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心理幸福感是与背侧

前扣带回皮层(dorsalanteriorcingulatecortex,dACC)有相关,因为有研究显示对负性图片反复评

价的反应增加了背侧前扣带回皮层活性[15-17]。在近期的研究中,Gilleen等使用fMRI对精神分裂

病人进行全脑分析,证实了精神分裂病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和大脑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ACC)活性

有关[21]。这都说明了dACC的活性与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在近期研究中,也有研

究者发现后扣带皮层也与幸福感有关。Luo等通过fMRI技术研究幸福和不幸福的个体在局部一

致性(RegionalHomogeneity,ReHo)上的差异发现,幸福的个体的默认网络主要包括内侧前额叶

皮层和后扣带回皮层(Posteriorcingulatecortex)比其他脑区有更高的局部一致性[22]。但还需要

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幸福感与后扣带皮层相关,并探究是哪一种幸福感与其相关。

(三)杏仁核和脑岛

起初,Griffiths等发现了杏仁核和脑岛与幸福感之间的证据,杏仁核和脑岛的左侧半球损伤导

致了个体对音乐的强烈积极体验的选择性缺失,而这种积极体验无疑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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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23]。在后来的多项研究中也显示,对负性图片反复评价的反应降低了右侧杏仁核活性[15-17]。而

vanReekum等的研究中发现高主观幸福感的人在面对负性图片时杏仁核的活性减弱[18]。这都说

明杏仁核与主观幸福感有关。关于幸福感和脑岛的关联,Lewis等人发现心理幸福感和大脑右侧

脑岛皮层灰质量有正相关,心理幸福感越强,大脑右侧脑岛皮层灰质量越大[20]。这种联系也反应

在实现论幸福感量表的三个维度[24]。“良好关系”和左侧脑岛灰质量显著相关,“个人成长”与左侧

脑岛少量相关,“生活目标”显示出与颞中回灰质量存在少量的负相关[20]。虽然杏仁核与脑岛都与

幸福感的其中一种取向有关,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两个脑区和其他幸福感的关

联,即探究杏仁核与心理幸福感是否有关,脑岛是否与主观幸福感有关。

(四)纹状体和海马

Kringelbach和Berridge研究指出,大脑区域包括了基本的奖赏加工,比如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前额叶皮层,可能在主观幸福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5]。而 Heller等发现,对积极图像

做出反应时,高心理幸福感个体的大脑激活了纹状体和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pre-

frontalcortex,DLPFC)两个区域[19]。综上,可以推测出持续的纹状体活性和持续的背外侧前额叶

皮层(DLPFC)活性能够预测心理幸福感[19]。关于幸福感和海马的证据,FengKong等人研究发

现,个体生活满意度和右侧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gyrus)的区域的灰质量容积(Regionalgray
mattervolume)有正相关,而个体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也有高相关性[26]。纹状体与海马都是

与心理幸福感有正相关,且是与幸福感的积极方面有关。但还没有研究发现纹状体与海马是否与

主观幸福感有关。

(五)大脑灰质

在幸福感的近年的报告中,研究脑区还扩展到了大脑灰质区域。罗扬眉等采用优化的形态测

量学(Voxel-basedmorphometry,VBM)方法,对大脑灰质体积和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发现右侧尾

状核(Rightcaudatenucleus)、海马、颞中回(Middletemporalgyrus)、楔前叶(Precuneus)的灰质体

积与总体幸福感有正相关[3]。但不同幸福感与不同区域有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与颞中回的灰质体

积正相关,心理幸福感与顶下沟的灰质体积正相关。Singleton等人证实了在促进心理幸福感和脑

干区域的灰质浓度(Concentration)增加之间呈现正相关。这种改变和脑干的两个对称的双边基团

(Bilateralclusters)灰质浓度增加呈正相关,这些基团(Clusters)包含了脑桥被盖部(Pontineteg-

mentum),蓝斑(Locuscoeruleus),脑桥中缝核(Nucleusraphepontis)以及感官三叉神经(Sensory
trigeminalnucleus)。它们都和心理幸福感的改变呈正相关[27]。Kong等人研究发现个体生活满意

度和右侧海马旁回的区域的灰质量容积有正相关和左侧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prefron-

talcortex)有负相关,而生活满意度是心理幸福感的指标之一[26]。综上所述,心理幸福感与顶下沟

的灰质体积、脑干区域的灰质浓度、右侧海马旁回的区域的灰质量容积有正相关,但有研究发现心

理幸福感与部分区域的大脑灰质呈负相关。Lewis等人发现心理幸福感和大脑右侧脑岛皮层灰质

量有正相关,与左侧脑岛少量相关,与颞中回灰质量存在少量负相关[20]。Kong等在研究社会幸福

感(Socialwell-being)时,发现其和左侧的中外侧前额叶皮层(Mid-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

mid-DLPFC)的灰质量呈现负相关[26,28]。

(六)脊髓和神经

研究显示,人类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发生不仅仅来自大脑的活动,同时也来自我们自己对环境

的感觉运动经验(Sensory-motorexperience)[29]。而脊髓作为感觉运动的关键,在情绪的研究中也

逐渐被重视,并发现了相关的证据。例如:Smith和Kornelsen研究发现胸椎脊髓背侧区域大量的

躯体感觉活性(Somatosensoryactivity)似乎反映了躯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30]。Kornelsen等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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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负性情绪刺激诱发了某些脊髓节段的腹侧(运动)区域更高的激活[31]。相对于观看情绪图片,当

被试作出运动(例如按压按钮)时,这种激活会更显著。而神经解剖学研究显示这种反应和不同脊

髓区域的激活有联系。从胸椎脊髓发散出来的脊神经支配了躯干和腹腔的肌肉,刺激这些区域的

肌肉收缩。这些反应和我们情绪唤醒状态的主观知觉有关系[31]。而这种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关系

或许和幸福感存在某种联系,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能成为幸福感研究的相关证据和线索。对于幸福

感和神经的研究,Raison等发现传入神经的温度感受信号(Afferentthermosensorysignals)导致了

幸福感和抑郁,温度感受通路和大脑系统相互作用控制了情感功能,在情感紊乱时这些通路也会失

调[29]。当温度感受通路是活跃(Acivating)并温暖(Warm)时促进了心理幸福感。由于对于幸福感

的脊髓和神经研究在近些年才开始,并不像脑区研究一样获得了大量明确的结论。但现有证据还

是显示了其可能与幸福感存在着关联,目前的研究结论可能会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

方向。

三、幸福感脑区和奖赏系统

Ludlum通过对先前研究归纳提出,由于外向的人有更敏锐的奖赏系统,所以在外向型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奖赏系统和幸福感之间也存在某些关联[32]。在先前的研究中,对于奖赏

系统的研究相较于幸福感脑区研究要更深入。Haber等研究发现皮质-基底节神经回路是奖赏机

制的核心[33]。在这个网络中的关键结构有前扣带回皮层、眶额叶皮层、纹状体、腹侧苍白球和中脑

多巴胺神经系统。另外其他结构,包括背侧前额叶皮层、杏仁核、海马、丘脑以及特殊脑干结构例如

外侧缰核和中缝核是控制奖赏系统的关键结构。这些区域相互联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调

节着奖赏机制的不同方面[33]。Liu等发现内侧眶额叶,伏隔核和后扣带回会被与正性奖励有关的

信息激活,而外侧眶额叶、前扣带回、外侧前额叶和前岛叶则更多参与负性奖励信息的加工[34]。奖

励的预期会选择性地激活前扣带回、脑干和前岛叶,而奖励的结果更多激活伏隔核、杏仁核和内侧

眶额叶。Kühn等发现个体愉悦感在左内侧眶额叶皮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左侧腹内侧纹状体、前

膝皮层、右小脑、左丘脑和扣带回皮层呈现正相关,在左中央前回、右小脑和额下回呈现负相关,对

个体愉悦感评判的比较研究后显示在大脑活性上没有显著不同[35]。在关于幸福感的脑区研究中,

Acevedo等在一个关于婚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良好的婚姻满意度和以下神经区域有正

相关,包括腹侧被盖区(Ventraltegmentalarea)、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cortex)、前脑岛(Anterior

insula)、额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前额叶皮层[36]。而Kong等研究显示实现论幸福感(Eu-

daimonicwell-being)和后颞上回(Posteriorsuperiortemporalgyrus),与丘脑(Thalamus)有正相

关,与丘脑-脑岛连通性(Thalamic-insularconnectivity)有负相关[37]。

通过对奖赏系统和幸福感相应脑区比较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两种研究

发现的激活脑区呈现高度重合,其中在大脑额叶皮层,扣带回和纹状体区域,呈现出幸福感脑区域

包含奖赏系统区域的特点。另一方面,幸福感研究中所报告的其他区域如脑岛和杏仁核等在奖赏

系统里是控制奖赏系统的关键区域。

四、发展趋势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幸福感的生理研究在十年间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在研究被试方面,

前期的研究更多是通过对焦虑,抑郁等病人的观察或在研究其他脑区或机制时发现和幸福感关联

的区域。很少有人直接研究幸福感的生理机能,而在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开始直接以幸福感作为直

接研究对象,探索其生理层面的意义。第二,研究技术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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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从EEG扩大到了事件相关电位(ERP),fMRI等,报告的内容不只局限于大范围脑区的激活

而是更精确的定位。第三,研究结果方面,前期研究报告的结果主要集中在额叶区域。但在最近十

年来的研究,更多的报告了脑岛,纹状体和灰质等。第四,研究层次方面,除了尝试整合两种幸福

观,也有学者从生理层面更加深入研究单个幸福感并得到结论。例如,Kong等提出主观幸福感包

括了两个相关但是不同的成分:认知和情感幸福感。并指出后颞上回(Posteriorsuperiortemporal

gyrus)、右后中旬前扣带回皮层(Posteriormid-cingulatecortex)、右丘脑(Thalamus)、左中央后回

(Postcentralgyrus)、右舌回(Lingualgyrus)和左颞平面(Planumtemporale)与认知幸福感正相关。

而额上回(Superiorfrontalgyrus)、右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cortex)和左侧颞下回皮层与认知

幸福感呈负相关。右侧杏仁核能够可靠的预测情感幸福感[38]。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激活脑区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自己特有的区域。对于两种幸福

感表现出的重合部分的解释,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毕竟二者都是人类的幸福感,其都会涉及到快乐、

愉悦等共同感受和机制。对于两种幸福感在脑区上显示的差异解释,可能是由于两者的定义不同,

由于心理幸福感强调的“意义”和“成长”等因素,其概念相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快乐”要更加复杂,所

以反应在大脑中,心理幸福感还要涉及到更多高级的生理机能,这种复杂性增加了研究中控制变量

的难度,但是,这种复杂性也为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例如,在佛教禅宗的理念中,有“悟

道”的方法,从对悟道者的观察可以推测这种对生活的“顿悟”能够极大提高个体的心理幸福感。在

这种一念之间的选择中,或许可以推测影响其态度变化的有大脑决策机制,时间感知等因素,同样

在传统的道家思想中,隐士的“无为”,“不争”也能看作是一种对人生的选择。这些传统的智慧都能

够有效提高个体的心理幸福感。进一步看,也能够推测或许大脑的决策机制等对于心理幸福感也

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在目前还未看到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深入探讨。其次,由于心理幸福感的高低

涉及的生理系统较广泛,所以某些单一因素的变化不足以改变心理幸福感,可以推测,相对于偏向

“快乐”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主观幸福感容易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但心

理幸福感会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对其进行比较和证实。

对幸福感的生理机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大脑,逐步扩展到脊髓,甚至是遗传和

基因。有研究显示幸福感的可遗传因素是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但对幸福感遗传率的估算上,研

究者提出遗传率有50%、72%甚至是80%[39-42]。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年龄和幸福感之间有重要

影响[43-44]。但是因为研究无法确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无法证实年龄的改变这一因

素对于大脑活性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16]。对幸福感的基因研究开始于最近几年,Fredrickson
等研究显示,不管是快乐论幸福感还是实现论幸福感都表现出了相似的情感联系,但是在他们的基

因转录图谱分析中却显示出了明显差异。在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CTRA)中,拥有高水平快乐论

的被试的周边血管单核细胞表现出了高水平表达(Up-regulatedexpression)。另外,研究发现和炎

症相关的基因表达升高,抗病毒反应的基因表达降低。与之相反,高水平的实现论幸福感和逆境的

保护性转录的低水平表达有关联[45]。可以看到,相对于脑区研究中发现了的共同激活的脑区,快

乐论和实现论幸福感有不同的基因调控程序。最近在一个关于移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Kashi-

ma等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移民中,拥有五羟色胺转运蛋白长臂基因(5-HTTlongallele)的人更

多,那么这个国家的移民会更快乐[46]。

但随着幸福感生理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幸福感的脑区与奖赏系统的关系也受到重视。幸福

感和奖赏系统呈现包含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先前研究者对奖赏系统的研究相对于幸福感脑区要深

入得多,相对于奖赏系统的研究幸福感的脑区的探究要少。所以,对于呈现出的幸福感脑机制系统

相关区域包含了奖赏系统区域的现象,可能只是还没有进一步探测出幸福感脑区更精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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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首先人类的奖赏系统的工作能够使人获得愉悦舒适等正向感受,这与人类的

幸福感吻合程度较高。其次,所发现二者的相关的脑区激活也高度相似,因此可以推测幸福感脑机

制区域和奖赏系统之间存在高度关联和深度联系。但这种联系在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来提供证

据,现有研究也无法判定两个系统之间是否独立或存在包含关系,或者甚至二者都是同一个更大的

机能网络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和比较。

总体来看相对于幸福感的社会文化或人格研究要少得多,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许多需要

改进的地方[47]。首先在研究中发现的相关激活区域之间的联系和背后意义也没有进行过更深层

的探索。这是因为关于幸福感的研究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应用 MRI技术,但这种技术不管是功能像

还是结构像目前都仅能提供身体相应区域和幸福感的相关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因果关系。现有研

究也无法证明个体是因为相应神经系统活性较高导致高幸福感或是因为个体自身高幸福感导致了

对应的神经系统激活较高。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有助于发现更准确的结果。

其次,或许研究者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研究所得到的各个相关区域从而发现一个幸福感的神经生理

系统,从而为幸福感研究提供生理层面的理论支撑,对于提高个体幸福感的干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

据。例如在认知治疗和冥想过程中已经观察到了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可以推测幸福感和其他

亲社会特征可能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加强[48]。而由于目前对于人类幸福感生理机制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大脑、脊髓和基因等领域,研究者无法使用一些带有副作用的研究方法,这给研究带来一些困

难。但已有研究显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快乐论的大脑机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人类、猩猩、猴
子甚至是老鼠的身上,很多积极情感是相似和同源的,未来研究或许可以通过对动物的研究能更好

地了解人类的幸福感[49]。

但随着神经生理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者也不能忽略幸福感研究的主旨,即研究的是人类的幸

福感,而应避免陷入生理还原论式的研究。所以在幸福感研究中也不能够忽视其哲学、社会学、教
育学等其他学科对幸福感研究的理论贡献,应同时将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感与其他学科融汇综合

思考,将幸福感的神经生理机制的发现和其他领域的幸福感研究互相结合。从一个全面的宏观视

角去审视其意义,对于人类幸福感的探究也会更加全面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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